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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深處一定都有屬己最獨特的心聲，那是一股活水自湧之清泉。一旦

能自我挖掘、自然湧現，爾後人生河流必將源泉滾滾，盈科後進。我一直認

為，學術課題的選擇、堅持、奮進，進而奔赴永未完成的辯證行旅，就是這

股清泉的湧出、遊歷、終而匯流於汪洋大海之隱喻示現。可以說，人文學術

正是一種自我發現、貞定、擴充的生命志業與天命旅程。

我個人內心最清澈的那股活水源頭，當是默然無言的自然宇宙。永遠記

得小時最愛獨我一人夜臥屋頂，望向遙不見底的神秘星空，那不是寂寞，而

是歸宿。小時亦曾夜睡海邊火堆，翌日清晨大地將醒之際與朝陽共興同起，

那股沛然莫御的活力身體，記憶常新。整個童年的抒情歲月，都在蘭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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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藍天綠地裡野性過活。這或是我對道家思想的最初啟蒙，也注定我永難被

傅科式的規訓給馴服。高中日子同學們愛到圖書館閱讀，我偏愛找塊稻浪滾

滾的田間野讀，一邊朗讀一邊享受白雲野鶴。大學課餘的最愛仍是帶本課外

書，單車逍遙尋訪鄉村野郊地過了一整午後的慵懶時光。這等習氣，死性難

改。爾後任教大學時遇庸人庸事，糾纏難搞而傷身害神時刻，我也總是依靠

森林閒步越走越平淡，點滴蒸餾凡塵垢染，以找回清新不昧之靈光。甚至當

我曾迷戀彷彿若有光之 「既真且幻」 的宗教道路時，每當我心有疑慮、胸有橫
議之時，我仍然只能在一方林中空地的沉澱裡，得到最無言、最平淡的真解

脫。因此我很了解 《霸王別姬》 導演陳凱歌的心情，當年他在火紅熱毛的紅衞
兵年代鬥過父親，最後是在下放到雲南一角的青山綠水中，被默然無言的自

然給接納、淨化，才能再度肯認全體生命之無辜與可愛。換言之，自然才是

浩然無言的真超越，它不譴責也不救贖，它不言不語且不分類高下地納受一

切，讓膨脹扭曲的主體，逐漸默會出生命渺小卻莊嚴的自在之道，於是開出

一夜靜美的自在芬芳。這便是我的 「莊子靈光」 之發蒙，「當代新道家」 的初
心，也是 「道家型知識分子論」 的一粒如來藏芥子米。
「當代新道家」 這名相，悠悠迴盪我心，至今已近二十多年時光。這啟示

性名相烙印靈台，占據情思，召喚行者走向人煙罕至的林中路。多年來被這

名相力量牽引，彷彿思想的命運注定圍繞這符號圖騰而前行盤桓。用青春代

換文字，用書寫撥尋路跡，終於走向一條人煙罕至的小徑。也許想像前頭會

有落英繽紛之美，或許因痴情而偏愛一枝一葉，竟只能前行。既久，瞥見前

頭若有光。復前行，一條布滿零亂蹤跡的花之細道，宛然有路。朝著 「當代

新道家」 這一路標，我沿路鋪石造橋，希望走出幾條道之小徑：一、道的 「超
越」 徑路；二、道的 「美學」 徑路；三、道的 「語言」 徑路；四、道的 「批判」 

徑路；五、道的 「倫理」 徑路。（五條路徑的內容，參見 〈《當代新道家》 的古
典新義〉，《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014年 9月，15卷 4期）。關於 「當代新
道家」 的思考緣起、發展脈絡、議題展開、路標徑路，其中如何鋪橋造路的
細部勞動工程，大抵表現在底下書寫軌跡：《莊子靈光的當代詮釋》、《當代新

道家：多音複調與視域融合》、《道家型的知識分子論：莊子的權力批判與文

化更新》。而目前則嘗試從自然、氣化、身體的跨文化語境來描繪莊子的人文

風景，也希望嘗試道家式倫理關懷的打開與重探。我期盼這些著作的陸續完

成，可為 「當代新道家」 這條林中曲折小徑，鋪點磚石、造些橋段，讓它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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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可遊可行的人文風景。

少人走而無人來，自然不成道路。有人走而無來者，小路亦將荒蕪廢

徑。每每見當代的儒、佛研究，人才濟濟、鴻儒碩學不斷，薪盡火傳景觀，

讚嘆之餘亦不免憂心。因為儒、釋、道，本可相濟。倘若兩強一弱、前熇後

涼，儒佛恐失最佳對話的差異諍友。我雖醉心於復活當代新道家的文化批判

和文化更新，但儒學樹立價值、護持文化的任重道遠之宏偉博厚，卻長保疑

情在心。我一路 「當代新道家」 之獨行蹤跡，總有儒佛人物與思想的隱形因緣
在背後競逐推移，於是形成了我內在多元差異的主體化運動。除了儒釋道的

可對話性，我更在意的是 《莊子》 和儒佛不可融合或不必融合的重要差異。並
相信保留這些差異，不讓這些差異被儒佛給同一化，將可能引發永不止息的

思想運動。自知學識有限、零件太拙，許多觀點的提出不免試驗性濃、裝置

性強。批荊斬棘的冒險是否可行、足堪成徑？這都有待淘洗、錘鍊。如韋伯

言，學術必然要被超越，這是學者宿命，也是學者該有的期待。我滿心祈請

來日有大創造者，學養密實又設備精巧的有心人，繼續運斤成風、大刀闊斧

地開疆闢土。

「人煙罕至」、「鋪橋造路」，這些修辭，道出了臺灣學者在中國哲學的研

究社群分布上，儒、佛人才濟濟、花開五葉，而道家土壤相對少人耕耘的主

觀心聲。近年來，我也觀察到臺灣學者漸漸對 《莊子》 產生了跨領域、跨文化
的熱情，許多一流學者，優質人才，各以 「橫看成嶺側成峰」 的多元差異，投
入 《莊子》 的當代詮釋。由衷喜悅、樂觀其成，我對 《莊子》 哲學饗宴的心 

情，如今已從空谷足音轉向時有知音的新年代。〈養生主〉 有 「薪盡火傳」 之
喻，我個人能力和條件有限，拋磚引玉，邀請現身與未現身的學界良才，一

起為 《莊子》 這塊豐美沃土、生機無限的田園，耕耘出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
思想花園。那將是一個足以滋育個人養生與文化養生的人間莊園，而非只是

遠處方外之地的世外桃源。

對於中文學門的年輕研究者，我有底下幾點小心情，相互共勉：一是儘

量找出最為屬己的意義化課題，一路小心護持這樣的學術初心。二是扣問古

典文本對自己、對當代的意義化脈絡，莫忘今夕是何夕。三是跨域閱讀地吸

收新知，不自我設限四面八方養分。四是系統性寫作，有本有源、層層推擴

出自己的學術系譜。五是大方吸收引用學界前輩、同輩的優質觀點，一同進

入互文性的良性人文創造，放下獨我創造之妄大幻像。六是將研究觀點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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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社群的問題絡脈中，回應之、解決之、突破之。七是跳出中西文明對

比、文本與理論二分的舊框架，嘗試從跨文化交織、話語流變的演化增生，

批判解放與創造繼承古典世界的未來性。倘能如此，或許較有機會可能成為

一門活的隱喻之人文學問。


